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尹姗卿愁

�夏蜻
广闷

，

帅愁

霭分 霭
歹刁、 纂
称味嘴

，‘
耘争沪

忆秦伯未的一则验案

����年冬
，
余在北京中医学院上学时

，
病疾小便

须数失禁加重
，
每天解小便十余次

，
欲解时

，
未至 圈

则淋沥失禁
。
曾历经数医

，

所用之方皆补肾固 胖
、

益气

健脾之剂
，
收效甚微

。

后请秦伯未老师诊治
。

秦老 诊

后
，
书道

� “
小漫频数清长

，
甚则淋沥失 禁

，

逢冬加重

已延三年有余
，
口不渴

，
大便调

，

身无其 他不适
，
舌

淡红
、
苔薄白

，

脉沉弱
。

党参 �克
，

炙黄茂 �克
，
山

药 �� 克
，
炒白术 �克

，
益智仁 �

�

�克
，
炮 姜 �克

，
沙

苑子 �克
，
构祀子 �克

，
覆盆子 �克

，
五味子 �

�

�克

莲须 �
�

�克
，
炙甘草 。 克

。
�付

，
水煎服

。 ，
服 �剂 后�

小便次数转为每天五至六次
，
并能控制

，
又 服 �剂则

愈
。

至今未发
。

秦老认为
，

前医用补肾健脾
、

固胖涩尿之剂 之所

以不效
，
是因为忽略了肺为水之上源

，
肺气虚寒 则上

虚不能制下这一重要机制
。

此证为肺脾肾三脏 气虚
，

上虚不能制下
，
膀胧失约之病证

，

所用 之 方 是
《
金隆

要略
》
甘草干姜汤与缩尿丸合方加减

。

在 健脾 补肾 固

俘的同时
，

利用炮姜的温涩和炙甘草的甘温益 气
，
再

加党参
、

黄茂
、

山药
、

五味子以温肺
、

补肺
、

效肺
，

使肺气得复
，
摄制下焦

，
则尿频

、

失禁得以治愈
。

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中医院 宁德新

小议顺意从欲疗法

顺意
，
就是顺从患者的情志�包括 心情

、

情绪
、

情

感
、

思维
、

意念和愿望�
，
从欲

，

就是对病家 的种种心

理需要
，
予以适当满足

。 “

问其所欲而顺 其意
” ，
这是

我国古代医家历来强调的一种心理疗 法
。

最早提出顺意从欲心理疗法 的是
《
内 经

》 。

如
《
素

问
·

移精变气论
》
指出

� “
闭户塞墉

，
系之 病者

，
数向

其情
，
以从其意

” 。 《
灵枢

·

师传
》
亦指出

� “
顺 者

，
非

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
，
百姓人民皆欲顺 其志也

。 ”
对

此历代医家有诸多见解
。

唐代王冰注释 说
�“
问其所欲

而察是非也
” 。
明代张介宾的注释是

�“
闭户塞墉系 之病

者
，

欲其静而无扰也
。

然后从容询其情
，

委 曲顺其意
，

盖必欲得其欢心
，
则向者不觉烦

，

病者不 觉厌
，
庶可

悉其本末之因
，
而治无误也

。 ”
清代吴幌在注 释中认为

�

“

闭户塞墉
，
不欲人知也

。

从
，
顺也

。

盖七情 之病
，
有

非针泛药石可愈者
，
故问其实情

，
以顺其意

，
则 病者

情志舒畅而得愈也
。 ”

综观
《
内经

》
的原意及历代医家的注释

，
顺密从 欲

疗法的主要内容是顺从病人被压抑了的情志
，
使 其心

情舒畅疾病得以痊愈
。

换言之
，

就是要解决 由不良的

精神刺激
、

情志失畅而引起的生理上和心理上 的病变
。

然而
，
清代医家陈士铎的理解则不同

。

陈氏认为 顺意

从欲疗法就是顺性投方
。

他在
《
石室秘录

·

意治 法
》
一

节中说
� “
因病人之意而用之奈何了如病人喜 食寒

，

即

以寒物投之
，
病人喜食热

，
即以热物投 之也

。

随病人

之性
，
而加以顺性之方

，
则不违而得 大益

。 ”

但随病人之

性而投以顺性之方
，
这只是顺意从欲疗法的一 个方面

。

从古代医家整理和搜集的有关顺意从欲的 医案来看
，

其所要解决的也都是由情志失畅
、

不良的精神 刺橄所

引起的心理上和生理上的病变
，
而不是顺性投 方

。

例

如
� 《
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户中有这样一 则病例

�“
有

荷担贩盐者
，
家无斗果

，
盐为捕所夺

，
呕血 数升

，
切

旬求治
。

同文潜以白金半锭杂药中
，
其人启 函得金

，

以为误也
。

同文日
� ‘

我安得有金� 即遣 汝
，

必 明 告

汝矣
。 ’

其人得金喜
，
饮药立愈

。 ”

顺意从欲疗法的要领在于
“
情舒愿遂

” ，
诚如 张介

宾所说的
� “
以情病者

，
非情不解

，
其在女 子

，
必得愿

遂而后可解
” ， “

若思虑不解而致病者
，

非得情舒 愿遂
，

多难取效
。 ”
当然

，
在具体运用这种疗法时

，
对于 病家

心理上的种种欲望和需要
，
也应具体分析

，
区别 对待

。

凡属合理的
，
客观条件允许的

，

应尽量满足其所 求或

去其所恶
，
对客观条件所限一时不能满 足的

，
则应该

表示理解
、

同情
，
并加以说明

。

对那些不合理
、

不 切

实际甚至是错误的欲望
，

应进行善意的
、
诚恳的 说服

，

加以正确引导
。

总之
，
只要认真地

“

数问其情
” ，

切实

弄清病家的心理需求
，
做到顺其意

，
从其欲

，
这种心

理疗法是可以起到良好效果的
。

北京中医学院心理学教研室 马朋人

《金匿 》防己黄蔑汤计盆单

位之辨析

出自
《
金眨要略

·

痉湿喝病脉证治
》
第 �� 条 的 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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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总招孙

己黄蔑汤
，
所标药物计量单位不同于其他

《 金匡
》
方和

所有《伤寒
》
方

，
有必要加以辨析

。

查《伤寒论
》
所载诸方的计量单位不越 株

、

两
、

斤

三种
，

正如二版
《
中医方剂学讲义

·

药量的 演变
》
�上

海科技出版社 ����版第 �� 、 �� 页�所 考 证 的
“
汉代

”

乃
‘
以株

、

两
、

斤分目计量
”
的

，
说明

《
伤寒论

》
虽 经西晋

王叔和编次及北宋林亿等校正
，
但在计量单 位上均保

持了仲景成书时的原貌
，
并未以编

、

校之时 的通用计

盆单位加以换算
。

然查
《
金匿要路

》
所载诸方的 计量单

位鱿大不一样了
，
虽有斤

、

两
，
但无株

，
并出 有分

、

悦
，
替及分这一计量单位者主要是一些散

、

丸之 方
，

诊及钱这一计量单位者则为所附
《
古今录验

》
续命 汤

，

而同侈分
、

钱两种计量单位者仅为防己黄茂汤
，

仍 如

二版
《
中医方剂学讲义

·

药量的演变
》
据考证而言 晋代

始出分之目
，
是

“
以株

、

分
、
两

、
斤 计 量

”
的�即 以

“
六株

为一分
，
四分为一两

，
十六两为一斤

”
�，宋代

“
遂立 钱

、

分
、

厦
、

奄之目
’ ，
乃以毫

、
厘

、

分
、

钱
、
两

、

斤计量的�
“
即

十奄为厦
，
十厘为分

，
十分为 钱

，
十钱为两

，
以十进

易计
，
积十两 为一斤

”
�

，
可 见

《
金 匾要略

》
所载方剂

的计址单位是经过宋代及 其以 前 的 有关学者 加以换
一

葬过的
，
绝非仲景成书时的 原貌

。

有趣的是
，
防己黄茂汤的计量单位却保 存了晋

、
宋

两代有关学者先后加以换算的痕迹
，
其证据乃 在于所

用钱目只能是宋人所为
，
而所用分目又当系 晋人所为

，

�

究共理由
，
则有如下三点

�

一是
《
金 匠》

与
《
伤寒

》
重复

之方的什盈单位均以晋制换算而成
，
如 五 芬 散在

《
伤

寒
》
中的各药用量为

�

泽泻一两六株
，
猪芬

、

获 芬
、

白

术杏十八锌
，
桂技半两

� 而在
‘
金匾

，
中恰以晋 制换算

�

杏药的用�为
�

泽泻一两一分
，
猪芬

、

获芬
、

白术 各

三分
，
桂枝二分

，
防己黄茂汤岂能不按此加 以换算

。

二是该方中的黄茂用量恰与经晋制换算后的五 芬散中

译泻用盘相同
，
以两计之

，
叩为 �

�

�� 两
，
符 合 用量

常法
，
循此还其汉制也为一两六株

，
相类于

《
伤 寒

》
方用

盈
，
若以宋制计两 ， 则成 �

�

��两
，
有悖 用量 常法

。

三是该方之方后语中所加麻黄为半两
，

芍 药
、

桂枝
、

细辛均为三分
，
按晋制计其两者之比为 ���

，
合情 合

理
，
循此还其汉制即成为后三味药各加十 八株

，
也类

于嘴份寒
》
方之用量

，
然以宋制计其两者 之比则为����

，

�

差距通殊
，
有悖情理

。

又据前面所析王 叔和
、

林亿等

不变动
《
伤寒

》
方之用最的做法推测之

， 《
金 匠

》
方之计

�换算当谏于王侏所得
《 金陡玉函要略方

》
一书

，
而 此

书又当为另一晋人而非王叔和所抄得并 换算
，
同时又

经宋仁宗之前的宋人所重抄及换算
。

右鉴干此
，
特建议今后重校

《
金匠 要畴

》
时

，
应将

一

申
二

居 杂
一

志
�

该方中白术七钱半和续命汤中芍劳一两五钱分 别改为

晋制三分与 一两二分为是
，
以免造成误会， 或将 有关

方中半两也均改为二分
，
以使全书计量单位趋于统一
安徽中医学院 张笑平

姜春华谈涩药开禁

传统观念认为收敛固涩药不能用于暴病
，
如咳 泻

初期
。

也不能用于邪盛
，
如外邪未解

，
湿痰未 尽

，
郁

热未清
。

姜春华教授则认为并不尽然
，
一些收 敛固涩

药应当解禁
。

首先
，
可以看看一些药的禁忌如何形成

。

五 味子

古用于咳逆上气兼能平喘
，
不拘新病久病

。

仲景小 青

龙汤治伤寒表不解
，

心下有水气
，

就用了五 味子
，

虽

配以姜辛之散
，
其实无姜辛亦可用

。 《千金方
》
治 唾中有

脓血牵胸胁痛的五味子汤
，
治暴嗽失声语不出 杏仁汤

皆是
。

直至宋
《
鸡峰普济方

》
还有治肺经感寒 咳嗽不已

的五味细辛汤
。

到了明清
，
一些医家从五味子味 酸推

衍为敛肺
，
便认为酸收闭邪

，
从而形成禁 忌

。

如明
·

贾九如
‘
药品化义

》
说

� “
五味子五味咸备而 酸独胜

，

能

收敛肺气
，
主治虚劳久嗽……但嗽未久不可骤 用

，
恐

肺火郁遏
，

邪气闭束
，
必待血散火清

，
用之 收功耳

。 ”

显然机械地单从性味推测药物功能与禁忌 是 不足 取

的
。

姜老在临床实践中证实五味子治咳喘
，
新老虚 实

皆宜
，

表证痰多一概无忌
。

例如有一女患者
，
患 慢支

已五年
，
近来感邪而发

，
咳喘气急

，
痰不 多

，
舌净

，

脉细
，

姜老以截咳降逆治之
。

处方
�

旋覆花
、

五 味子
、

防风各 �克
，
鼠曲草

、

全瓜萎
、

开金锁
、

合欢 皮
、

老鹤

草各 �� 克
，

服七剂后
，
诸症缓解

。
按原方续 服五剂

，

咳喘即平
。

全方清热解毒
，
抗菌消炎

，

兼 理气化痰
，

止咳平喘
，
虽为实证

，
五味子并不禁用

，
以并镇 咳祛

痰之功配合他药而取效
。

姜老对体虚痰恋
，
复感 外邪

的咳喘病证
，
常常以麻黄宜肺配五味子肃肺

，
能很 好

地缓解支气管痉孪
，
化痰止咳平喘

。

其次
，
可以看看一些收涩药的现代药理

。

如 诃子

一药
，
西青果为其幼果

。
西青果治咽痛不论 病之新久

，

何子亦然
。

但明
·

李挺
《 医学人门

》
说它

“

气 虚及 暴 嗽

初泻不可轻用
” ，

而现代药理表明诃子虽有收 敛止泻
、

止咳
，
减少痰涎分泌的作用

，
也有缓解平滑 肌痉孪以

及良好的抗菌作用
，
因此急慢性咳嗽

、

泄泻也 都可用
。

又如乌梅
，

清黄宫绣
《
本草求真

》
说它

“
诸症 初起切忌

” ，

但现代药理表明其有抗菌
、

抗真菌
、

抗过敏作 用
。

故

可用于急慢性炎症
。

这又说明有些收涩药不 仅治标
，

而且治本
，

可谓标本兼顾
，

所以姜老认为 此类药可予

开禁
。

例如有位 �� 岁男病人
，

腹泻数月
，

每 日 四 五


